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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文学与音乐的合之双美
——词的艺术境界与创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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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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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刘勇刚

李清照《词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
点，就是词体乃“别是一家”。她第一次
为诗与词二体立下了一块界碑，从而
确立了词体的独立自足性。诗就是诗，
词就是词，无论是以诗为词，抑或以词
为诗，都是对文体独立性的销蚀。不同
的文体，有不同的体式、话语和风格，
这便是文体的坚定性和规定性。李清
照词“别是一家”的命题，明辨诗词二
体之分野，实有截断众流的意义，体现
了理智思维的形式。

为什么一定要阐释词“别是一家”
这个命题呢？因为这是倚声填词的前
提。如果对词体缺乏正确的认知，又哪
里谈得上创作呢？

首先，按谱填词。什么是谱？唐宋
时期，曲子词伴随着燕乐新声而兴起。
词作为原生态的音乐文艺，有音谱、曲
谱或歌谱，以乐音符号记录曲调，由乐
以定辞，依曲以定体。宋词的音谱是工
尺谱，宋词别集中，只有姜夔《白石道
人歌曲》17首词旁边注了俗字工尺
谱。后来工尺谱失传了，词人逐弦吹之
音，依曲拍为句谱写乐章就成了问题，
毕竟洞晓音律的顾曲周郎少之又少。
词本为抗坠圆美的曲子词，而一旦与
音乐分离，即意味着倚声之道逐渐沦
为绝响。然而，词缘情言志的功能与音
乐文艺的先天特质，决定了词体创作
仍须在文字上做音乐的功夫，换言之，
要有词谱的创制。有了词谱，就有了稳
定的声律，即能按谱填词。吴熊和先生
《唐宋词通论》指出：

填词的谱有两类：一为音谱，宋代

的音谱不少是有谱有词的，谱以纪声，
词以示例；一为词谱，分调选词，作为填
词的声律定格。唐宋时作词主要依从音
谱，所以《词源》说：“词以协音为先。”嗣
后词乐失传，音声不可复问。明清时所
作的词谱，就只求其句读、平仄，完全失
去了倚声而作的本来意义了。

简要地说，音谱为声乐谱，词谱则
是声调谱。由声乐谱蜕变为声调谱意味
着词变成了不复可歌的案头文学，如此
一来，词谱或声调谱的创制就显得非常
必要。进而言之，词调学或词体格律学
作为填词专门之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自明清以来，词谱的编制和词调
学的理论探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明
人张綖在讽咏唐宋以来百名家词的过
程中，逐渐妙达音旨，从而归纳抽绎出
词调的规则，编成《诗馀图谱》，以“图”
和“谱”的形式规范下来，示填词者以
矩矱。此书较早创定词体格律，制成图
谱，平仄、句法、韵脚井然有序，虽一调
多体或一调多名，但杂而不越，不啻是
填词之指南。此后踵事而增华，从万树
的《词律》、陈廷敬等《钦定词谱》到晚
清秦巘的《词系》，考辨越加精密，词调
词谱的数量足称大观。我推荐龙榆生
的《唐宋词格律》词谱，此书乃按谱填
词的入门之书，同时也是一部很好的
词选。

其次，选声择调。每个词调都是
“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词
的每个曲调都呈现一定的声韵，表达
特定的情感。前人作词，如写豪情壮
志，就用《贺新郎》《沁园春》《满江红》

《念奴娇》《六州歌头》等一类慷慨激昂的
曲调；如果写绵邈深婉之情，则用《满庭
芳》《高阳台》《长亭怨慢》《木兰花慢》等
一类和谐婉约的曲调。这样就能达到声
文合一，增强艺术感染力。写爱情的多用
《蝶恋花》《长相思》《一剪梅》等。有的词
调音域比较宽广，既可婉约，亦可豪放。
如《临江仙》《西江月》《采桑子》等。

再次，填词要有深刻的情感体验。词
是最长于抒情的文体，如果用情不深，就
会流于油滑肤浅。可以说历代经典的词
作无一例外具有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
这里举南宋词人刘过的《唐多令》（安远
楼小集）：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
过南楼。柳下系舟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曾到不？旧江山、浑
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江山依旧，天心月圆，而20年的光
阴弹指一挥间，青春飘逝得无影无踪，唯
有一腔感慨付之倚声。“欲买桂花同载
酒，终不似少年游。”最后两句写得最为
戳心，读来不禁为之动容，为之泫然
流涕。

这里我还想结合自己的创作来谈一
谈，算是抛砖引玉吧。我是从文学青年走
上文学研究道路的，少年时代就喜爱填
词，一直没有间断。有几首词，自己觉得
还说得过去，这里引两首词，与大家交流
切磋。《阮郎归》：

暗香微度绿云柔，和春炯炯眸。清歌
如梦几多愁，今宵一醉休！

人已散，又何求，浮生寄水流。伊人
若在木兰舟，相逢古渡头。

《水调歌头》（诗人节有怀屈原）：
香草美人影，依约梦中来。灵均憔悴

江畔，何地把忧埋？美政千年凝锦，荃蕙
精诚不灭，绝世栋梁材。无限纫兰意，频
绕菊花台。

五色丝，缠皓腕，笑颜开。几曾回首，
荆王宫殿竟蒿莱。高咏招魂无尽，唤起湘
真灵府，百亩众芳栽。万古浩然气，磅礴
满天涯。

我的小词不敢说写得有多好，但确
实有深刻的情感体验，在艺术形式上也
努力遵循词体的规范。

最后，词的创作要运用比兴手法。词
可以直说，也就是运用赋体。但最好运用
比兴手法，有比兴才有寄托，才有弦外之
音。清代常州词派张惠言《词选序》中有
言：“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以
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
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的《茗柯
词》很好地继承了比兴寄托的文学思想。
他的《木兰花慢·杨花》就是运用比兴手
法难得的经典范例，值得我们用心揣摩：

侭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
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
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委地，
将低重又飞还。

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便月
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
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
畔，泪痕点点凝斑。

此词名为咏杨花，而实以杨花比寒
士，妙在不即不离、似与不似之间。这首
词是性灵之作，是从词人内心流淌出来
的。词人长期受压于封建专制的等级制

度，满腹的才华不得施展，如同杨花空有
花之名而无花之实，没有人把它当花看，
任凭它受到风雨的侵袭，似乎只配与落
花为友。杨花被人轻贱，难道就可以自轻
自贱、自暴自弃吗？不，杨花自有不甘沦
落的精神。在词人看来杨花那疏狂孤高
的品格丝毫不逊色于梅品，可与梅花合
之双美。

这首词有苦闷，有孤独，有压抑，有
着怀才不遇之感。但词人有理想，有性
灵，句句写杨花，却句句绾合寒士，两者
融合无间，真的是有寄托入而无寄托出。

诗歌诗歌，在诗与歌之间很难下一个顿号，表明诗与歌之间的难解难分、水乳交融。《尚书·尧
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先秦的诗三百篇是诗与雅乐的结缘，汉魏六朝的乐府
则是诗与清商乐的结合，隋唐以来的曲子词则是伴随燕乐的蕃盛而勃兴的，依次而演进，宋代的
说唱文学、元明清的戏曲，无一不是诗乐的配合。就古代韵文而论，诗、词、曲并称，都是音乐文艺，
各有畛域，各擅胜场，诗学、词学、曲学鼎足而三，又彼此声气相通。作为歌牌体文学，诗词曲各有

其特殊的文体性，却都讲一个“律”字。“律”就是音律、法度，诗有诗律，词有词律，曲有曲律，形式、
技巧与风格虽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文学与音乐难解难分、相辅相成、文律合一的质性。

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富有抒情性的文体，诚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言：“立文之
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词就是形文、声
文、情文的三位一体。下面分别从词的艺术境界和创作技巧等方面来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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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词以境
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
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
境界。”境界就是情景交融，主观和客
观、心与物的浑然一体。那么，词的艺
术境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有
三个方面：

首先，词是音乐文艺，体现了音乐
与文学的有机结合。词是隋唐时期伴
随着燕乐而兴起的音乐文艺。词的原
生态就是曲子词，与唐代音乐的繁荣
分不开，这是词调产生的前提。有音乐
才有曲子，有曲子始有歌词。唐代音乐
的繁盛时期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
《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开元以来，
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里巷
之曲”就是西域音乐和民间音乐。具
体地说，唐代有十部乐。据《宋史·乐
志》记载：“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
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
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
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燕乐与词
开启了诗乐结合的新传统。唐玄宗时
期还设立了教坊。教坊就是教习音乐
歌舞、培养文艺人才的技艺之所。唐
玄宗还亲自指导教坊学员，号称天下
梨园领袖。

词是曲子词，但曲调与歌词如何
相配并形成词体，却有它的独特之处。
唐宋词体的创作不同于汉魏乐府，汉
魏乐府是选词以配乐，即是说先有曲
词，后有音乐。词恰恰反过来，是由乐
以定辞，音乐在先，歌词在后。由乐以
定辞的方式在中唐形成，也就是“依曲
拍为句”。中唐词人如刘禹锡、白居易
就采用这种方式。“由乐以定辞”的范
式成熟于晚唐五代，而兴盛于北宋新
声。曲子词不同于传统的庙堂雅乐，而
是流行歌曲。不仅在民间流行，还流传
到皇宫。晚唐时期的《菩萨蛮》就是红极
一时的流行歌曲。花间鼻祖温庭筠“能
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他最擅长
《菩萨蛮》曲，一口气写了14首，最脍炙
人口的是《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
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
罗襦，双双金鹧鸪。

这是当行本色的闺怨词，写闺中
少妇内心的幽怨和美人迟暮之感。声
与情编织成绝美的短歌，可以想象歌
女演唱的意态风神，难怪唐宣宗以帝
王之尊都为之心醉。

再看宋代词人的词集名，就可以
领悟到词与音乐水乳交融的关系，如

晏殊的词集《珠玉词》、欧阳修《醉翁琴
趣》、柳永《乐章集》、苏轼《东坡乐府》、
晁补之《琴趣外篇》、朱敦儒《樵歌》、李
清照《漱玉集》、姜夔《白石道人歌曲》，
等等。其中柳永的词风靡歌坛，“凡有
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是“歌”柳词，而
不是读柳词。柳词是流行歌曲，有市民
聚居的地方，就有人歌唱。

唐宋词的经典之作大抵是文学与
音乐的合之双美。《文心雕龙·乐府篇》
云：“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凡是诗乐
一体的歌词都是有境界的作品。唐宋
词既是歌曲，那么当时的乐工怎么唱
呢？歌法如何？唐人的音谱已经不得而
知，宋人的歌谱叫工尺谱，可惜乐谱已
经散佚，唯一的工尺谱文献是姜夔的
《白石道人歌曲》有17首自度曲旁边
注了工尺谱。工尺谱不同于西洋的简
谱和五线谱，如何破译是一个很大的
难题，著名音乐史家杨荫浏和著名词
学家夏承焘致力于工尺谱的破译，虽
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要恢复到宋词
原初的歌法目前还达不到。尽管唐宋
词没有演唱的古谱，但仍然要在文字
上做音乐的工夫，这样我们才能体会
到词作为音乐文学的声情之美。

其次，词分婉约与豪放，代表了阴
柔与阳刚之美，充分体现了音乐文艺
的境界。明代词人张綖《诗馀图谱·凡
例》指出：

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
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醞藉，豪放者欲
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
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
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
之工，要非本色。

尽管词学界对于词体二分法历来有
争议，但目前还不能提出一种新的分法
来取代婉约与豪放之说，所以这里仍然
沿用婉约与豪放的说法。

先说婉约之美。王国维《人间词话》
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
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
阔，词之言长。”“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那么何为“要眇宜修”呢？“要眇宜修”出
自《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
原意指湘水女神湘夫人天生丽质，又擅
长修饰打扮，内在美与外在美浑然一体。
王国维以美人喻词，照他看来，词最大的
美感特质就是青春之美，就像李清照《念
奴娇》说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这
样的词体专主情致，簸弄情性堪称新色
照人，所谓“词之言长”，即在于词细美幽
约，工于言情。

婉约词呈现的是阴柔之美。很长时
间以来，词体以柔为美、以艳为美被视为
当行本色的风格，也就是古人说的“正
宗”“词为艳科”。婉约词多相思离别，春
恨秋思，非常的柔美。花间派奠定了婉约
词的风格。欧阳炯《花间集序》描写文人雅
集的场景说：“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
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花间词虽有脂
粉气，有时流于香艳，也有写真感情，写真
景物，有境界的作品。如花间词人牛希济
《生查子》：

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
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
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两宋词坛集婉约之大成。如晏几道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
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
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婉约词的柔美一直延伸，到了清代，在
纳兰性德的词中再次得到了绝美的呈现。
如他的《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夕夕都
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
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以上所举的作品，都是历代脍炙人
口的婉约之音，它们多抒写爱情、相思、
离别和春恨秋悲，以其特有的深情、感伤
和阴柔之美打动人的心扉。

再说豪放之美。千年词史，不少论者
视婉约为正宗，而视豪放为别调。其实婉
约与豪放如春兰秋菊，如紫罗兰和玫瑰，
各有各的芳香。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指
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如被喻为“铜
琶铁板”之音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
辛并称。辛弃疾是两宋最伟大的豪放词
人，他的词是典型的英雄之词。如《破阵
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
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
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清初阳羡词派宗主陈维崧是苏辛之
后最杰出的豪放词人。明清易代，家道中
落，饥驱四方，词多身世之感。又以词反
映现实，抒写民众的痛苦，具有新乐府的
精神。他的《迦陵词》沉郁悲深，境界雄奇
阔大。如《点绛唇》（夜宿临洺驿）：

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
亩，一寸霜皮厚。

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
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婉约与豪放各得其所。词是音乐文
学。婉约与豪放的艺术境界不仅要从思
想情感去认知，还要落实到声音上去体
验，也就是因声而求气，涵咏而入境。

最后，词的艺术境界还体现在形而
上的哲理以及丰沛的理想主义精神。柏
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指出：“艺术家
把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情感所引起
的观念越丰富，情感越充满着感觉和
情绪，那么，我们觉得所表现的美就越
加深刻、越加高贵。”所谓形象大于思
想，情感中蕴含着观念。词之境界以意
象世界的显现给人联想和想象。我们
不妨引用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王国维
《人间词话》：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
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

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
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非
大词人不能道。

且看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
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
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
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
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

此词被视为中秋词的巅峰之作，更
是当下经典的流行歌曲。此词最大的魅
力在于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所达到的心
灵的超脱。人生没有圆满之宇宙，就像月
亮的阴晴圆缺，也像断臂的维纳斯，有缺
憾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写道：“有
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
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
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
也。”写境就是写实，造境则是理想，这两
者有分野，写作的路数也不一样，但彼此
又有密切的联系，即“所造之境必合乎自
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倘就形而
上而论，词当有理想主义精神。且看明末
才女柳如是的《金明池·咏寒柳》：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
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
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
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
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
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
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陈寅恪先生激赏这首词。柳如是在
爱情方面遭遇了很大的不幸，她的确是
个受伤的女人，但她生命的光焰依然炽
烈。“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
语。”这三句挫刚为柔，辞婉意决，蕴涵着
开创未来的勇气。这种审美理想使这首
词具有了向上一路的美学品格。

再以当代诗词泰斗叶嘉莹先生为
例。叶先生崇尚中华诗教，金针度人。最
能表现叶嘉莹先生理想主义精神的，是
《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
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千春犹待发华滋。

荷花凋尽，而莲实有心，一句“千春
犹待发华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眼前仿
佛青盖亭亭，九品莲开！

中国诗歌史也是诗乐合
一的历史。诗歌是一种文学
体裁，以抒情言志为主。词
是诗的一种别体，是隋唐时
期 兴 起 的 一 种 新 的 文 学 样
式，宋代发展到鼎盛。词最
初称为“曲词”或者“曲子
词”，也称长短句、词子、乐
章、诗余等，分为婉约派和
豪放派两大类，有着独特的
艺术境界和恒久魅力。本期
学术讲坛是刘勇刚教授近期
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智能平
台“委员自约书群”中“诗
词艺术古今谈”专题群的导
读交流内容。现整理发表，
以飨读者。

刘勇刚，扬州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秦少游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李 清 照 辛 弃 疾 学 会 常 务 理
事、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中
国词学研究会理事等。主要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教
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
究工作委员会项目各一项。出
版专著6部，其中《云间派文
学研究》荣获辽宁省第十一届
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在国
内权威刊物 《文学评论》《北
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
线》等发表论文百余篇。教学
风格独树一帜、引人入胜。旧
体诗词创作自成一家。又系吟
诵专家，多次担任全国高校吟
诵大赛评委。主讲的扬州文化
慕课和文草连续 50 余次登上
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

▲刘勇刚教授著作


